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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结婚难”已经成为了社会的普遍现象，农村适婚青年也同样面临着极大的结婚压力，在此背景

下的“相亲”逐渐成为农村适婚青年完成婚姻任务的主要手段。农村适婚青年依靠“自我说服”缓解压

力，从而缔结婚约，除了受到自身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外，外部环境因素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是本文

希望回答的具体问题。本文基于社会软控制视角，以湖北A村为研究场域，运用参与式观察法、半结构

式访谈法收集相关资料，对农村适婚青年相亲过程中的外部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农村适婚

青年在相亲过程中除了受到自身主客观条件影响外，同时也会受到风俗习惯、社会舆论和伦理道德等多

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农村青年因相亲所致的婚姻实则是社会软控制下的产物。社会软控制通过社会舆

论、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手段来控制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在上述因素的共同挤压下，农

村适婚青年被迫在相亲过程中进行“自我说服”，最终完成婚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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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difficulty in getting married” has become a common phenomenon in society, and 
young people in rural areas are also facing great pressure to get married, and in this context, 
“matchmaking”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means for young people in rural areas to complete 
their marriage tasks. In addition to the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rural mar-
riageable youth to relieve pressure to enter into marriage by “self-persuasion”, how do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play a role? This is the specific question that this paper hopes to answer.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oft control, this paper takes Village A in Hubei as the research 
field, and use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methods to collect relevant 
data and investigate the external influence mechanisms in the matchmaking process of marriage-
able youth in Village A.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matchmaking, rural young people are in-
fluenced by not only their ow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onditions, but also by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customs, social opinions and ethics, and the marriages of rural young people due to mat-
chmaking are actually the products of soft social control. The soft control of society controls the 
values and behaviors of the members of society through social opinion, customs, ethics and mor-
als, etc. Under the combined pressure of these factors, rural marriageable youths are forced to 
“self-persuade” in the process of matchmaking and finally complete the task of m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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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今，在性别比例持续失衡的背景下，伴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出生的“过剩男性”逐步进入适

婚年龄，婚姻挤压已演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在农村愈演愈烈，集中表现为“光棍村”数量的不

断增加[1] [2]。当农村适婚男女无法通过自由恋爱完成结婚任务时，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在春节前后通过“相

亲”的方式来缔结婚约。 
现当代学者对农村婚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青年婚恋观现状、适婚青年择偶标准以及结婚难的原因

分析上。关于青年婚恋观的分析中，侯娟等人认为当个体感觉金钱富足或时间富足时，其自身的择偶标

准也会相应做出变化，从而选择更能与自身资源相匹配的另一半，即“门当户对”的婚恋观[3]。在择偶

标准上，有学者基于调查研究，将适婚青年重要择偶标准归纳为相貌、道德品质、性格、情感和能力等

多个方面[4]。关于适婚青年结婚难的原因分析上，相关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分析，如张研等人

认为生物学、心理行为以及社会经济是影响个人择偶标准的三大重要因素[5]；而张毅等人则认为男女比

例失调、经济条件制约、结婚成本提高、男女交往条件不足导致了农村大龄青年结婚难[6]。纵观学者的

研究，相关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结婚主体的客观条件，如经济实力、文化水平、年龄

长相等；第二是结婚主体的主观条件，如兴趣爱好、人格特征、思维道德等。不难看出，以上相关分析

都是立足于婚恋主体本身，探讨的都是婚恋主体自身的主客观条件因素，而较少关注结婚主体所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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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部环境对其婚姻的影响。不可否认，每个个体都生活在一定的场域中，受场域的影响带有很强的社

会性，尤其是在中国农村场域中，社会舆论、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传统文化因素会时刻影响到社会互

动主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约束并规范社会主体的行为，这种“软控制”对维持农村社会的有序运

转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7] [8]。 
基于此，本文从社会软控制视角出发，选取了笔者所处的“相亲”现象普遍的湖北 A 村进行了田野

调查研究，并结合农村相亲的实践过程，以相亲过程中的“自我说服”为突破口，采用“过程–事件分

析”的研究策略描述了 A 村适婚青年的整个相亲过程，并深入探讨分析了农村场域中因相亲所致的婚姻

受到何种外部因素的影响。 

2. 农村相亲——半结构式恋爱 

湖北省 A 村属于一个自然村，位于湖北南部，有 1500 多人(数据来源于该村村支书)。该村为平原地

区，水系发达、交通便利。作为传统的农村地区，A 村由于传统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农村男女比例严

重失衡，大量单身适婚男青年找不到另一半。经 A 村村支书介绍，在 A 村现有 30 多个男青年没有结婚，

十几个青年的年龄已经超过了 30 岁。对于农村未婚青年自身而言，他们也会有娶妻难的恐慌；于其父母

而言，他们不仅是主要的焦虑群体，同样也成了主要的施压群体，作为 70 后，他们希望子女都可以早日

成家立业、儿孙满堂，安安稳稳地过好日子。在此背景下，“邻村通婚”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村域现象，

经过约定俗成的程序——“媒人介绍、男女方见面、父母见面、看期、过礼、购买物料、婚礼”，各自

然村之间的联系也因此非常紧密。由此相亲带来的“靠谱”在于其目的性明确，“不靠谱”则是由于感

情的缺乏[9]。 

2.1. 做媒时的“虚假宣传” 

在农村相亲的过程中，媒人充当着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主要负责牵线搭桥和传递信息。农村与城

市不同，在农村没有专门设定的婚姻介绍所，也没有以做媒为生的职业媒人。在 A 村，媒人主要由三种

人充当，第一，长期做媒成功且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人。单身男青年的父母会带着礼物上门，委托此人帮

忙做媒，在当地被称作为“说媳妇”。在 A 村流行一句俗语，“做 99 个媒，能活 100 岁”，因此许多

人都很乐意帮忙。第二，媒人由有血缘关系的人来充当。在中国乡村，通过血缘来维系社会的运转，形

成裙带关系，属人情社会[10]。A 村祖祖辈辈常住于此，由于没有长期性的社会流动，谁家有适婚的儿女

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本家有未婚的青年，他们便会帮着四处张罗。第三，媒人由朋辈群体来充当。此

处的朋辈群体指代广泛，可以是适婚青年的朋辈也可以是适婚青年长辈的朋辈。在朋辈群体充当媒人角

色的人当中，大多数是由与当事人或当事人长辈关系要好的人充当。媒人在做媒时都会经过男女双方及

其长辈们的同意，有的是受适婚青年双方家长的委托，有的是媒人以非正式的方式询问当事人是否要“说

媳妇”，在获得准许后媒人才会开始进行下一步工作。此类工作往往很正式，如单独约谈双方父母、安

排男女见面等。 
问：为什么选择相亲来寻找另一半？ 
男 A 答：我之前有过几次自由恋爱的经历，有农村的也有城里的，都因为各种原因最后没能走到一

起。现在也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实在是没办法，只能选择相亲了，我身边的好多朋友也都是通过相亲

结的婚。 
女 A 答：我这人比较内向，生活圈子不大，很少遇到合适的人。我之前去我前男友家的时候，都准

备结婚了，可人家父母嫌我长得矮，还说我是农村的，家庭条件不好，所以婚就没有结成。这件事对我

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心想自己找也不一定有个好结果，再加上我父母年龄大了，我也不想远嫁，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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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邻村的就行，所以选择了相亲。 
问：你们结婚当时是谁做的媒人？ 
女 A 答：我们结婚的时候是我妈的一个好朋友做的媒，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叫她伯伯(在 A 村对于女

性的称呼从属于男性，如叫男性为伯伯，那么男性的配偶则被叫做小伯伯或者是伯伯)，她嫁在我夫家这

个村，当时知道我老公要说亲，于是她就撮合了我们。 
问：男方认识媒人吗？ 
男 A 答：我不认识，但我爸认识，关系一般就是同一个村的。 
问：你们在见媒人时都交流了哪些信息？ 
男 A 答：也没正式谈什么，大多都是女方的年龄、职业、长相和家庭情况，媒人说的很简单。 
女 A 答：我和我老公差不多，主要说男方是个独生子，为人老实勤快，父母都很年轻等。我之前也

相过几次亲，媒人都是往好了说几乎不会说男方有什么不好，就算有也会说的很随意简单。 
媒人在充当信息传递者这个角色时，往往都会相对夸大对方的优势或长处，这种夸大不只是针对男

方，同样也针对女方，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促成相亲。但是，这种不客观的信息传递有时也会

弄巧成拙，当相亲失败后委托方会因媒人所提供的信息不真实而责怪媒人，使两家产生嫌隙。又或者是

双方婚后矛盾不断，也会怪罪媒人乱点鸳鸯谱。媒人即使知道误传会产生这样的后果，但是为了促成两

家结婚，也会一如既往的这么做。 

2.2. 见面中的“自我表演” 

在男女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媒人就会约定时间让两人见面。见面主要分为两步。第一步是男女青

年见面，主要是初步认识和信息互换。男女第一次见面是由媒人带着男方去女方家，男方此时会盛装打

扮一番并带上礼物。在 A 村这种礼物被称作为“提携礼”，该礼物不需要有多贵重，但是必须要有。到

女方家后，男方会给女方所有的成年男性发烟来表示尊敬，但男方自己通常不会抽以维持正面形象。几

番客套后就会安排男女双方座谈，这种谈话一般没有其他人在场，由男女双方单独完成，但是也有女方

家长在场的情况，但较为少见。男女双方在交流的过程中会询问自己感兴趣或认为重要的问题。其话题

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家庭情况、职业规划、子女教育、个人性格特点以及情感经历等。男女双方

的第一次约谈时间一般持续较短，大多为 40 分钟左右。如果双方都觉得可以继续，他们就会很快再次约

会。之后的会面将不再局限于男方家或女方家，一般都是男女单独出去游玩。在未确定关系前女方不会

留男方在家里吃饭，如果相亲没有成功，女方则会托媒人退还之前男方送的提携礼。 
问：你们第一次见面都聊了哪些内容？ 
男 B 答：第一次见面时我们都比较紧张，做了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就聊了职业、家庭成员、兴趣爱

好、情感经历。本来我过来相亲就没考虑那么多，加上聊的时间很短，很多问题不知道怎么问，也不知

道怎么答。 
问：男方第一次来你家的时候表现怎么样，和现在相比有变化吗？ 
女 B 答：他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表现挺好的，看起来老实大方，说话也很温柔，就是长的有点矮。

他说以后要带我去玩儿，当时挺感动的，可婚后却发现他有大男子主义，说带我去玩的承诺一个也没兑

现，不过这几年他为了这个家也受了不少累。 
问：你们第二次见面和第一次见面中间隔了多长时间，你们见面又做了些什么？ 
女 B 答：第二天他就来我家了，然后我们好像去了杨林山拜神(长江边上的一座小山丘上的寺庙)，

没过几天他就陪我去了趟湖南拿行李，之前工作的时候留了一些行李在湖南。 
问：你们的父母朋友有什么意见吗？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3193


吴文巷，何月华 
 

 

DOI: 10.12677/ass.2023.123193 1396 社会科学前沿 
 

男 B 答：我爸妈没说什么，简单地问了一下女方的家庭情况，他们说只要我觉得行就可以。 
女 B 答：我父母比较着急，巴不得我早点嫁人，一直在说他的好话，我朋友见了也觉得行。 
在父母深度介入的情况下，相亲介绍往往成为当地婚姻市场上重要的婚姻缔结路径，其筛选标准就

以“家庭支付能力”为主要标准[11]。在 A 村的相亲过程中，女方会比较看重男方父母的年龄、兄弟姐

妹数量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父母越年轻能帮衬自己的时间也就越长，以后照顾小孩也就越方便。兄弟姐

妹越少，父母的压力也就越小，更能全心全意促进新家庭的发展。总之，家庭支付能力在此刻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男方的老实肯干也会被认为是巨大的优势，因为男方只有老实肯干，婚后的日子

才会越过越好。在短期的交往中，父母年龄及兄弟姐妹数量是可以测量的，而男方是否老实肯干在短期

内却是无法测量的，因此存在欺瞒的风险。 
不可否认，男女双方在婚前的见面中都存在刻意“表演”的现象，而且他们都有足够的时间来为自

己的表演做准备。美国心理学家洛钦斯提出来的首因效应强调，交往双方在初次见面时形成的第一印象

对今后的交往至关重要，倘若一个人在与对方初次见面时能给他人留下良好的印象，那么人们就会很愿

意接近他、了解他，反之则不然。为了给对方留下良好印象，部分青年在相亲时都会刻意表演，这种事

先准备的“表演”大大降低了男女双方本身的真实性，被隐藏的信息会随着今后的相处而逐渐显现出来，

一但重要信息暴露就会直接影响到今后婚姻的稳定。 

2.3. 闪婚中的“自我说服” 

当定好婚期后双方父母就会准备结婚事宜，从相亲时的初次见面到确定结婚，期间间隔时间较短，

一般十天到两三个月不等。据调查显示，男女双方在相亲后决定是否要结婚时，大多数都会犹豫甚至抗

拒，因为他们对这段婚姻缺少必要的自信。但是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他们最终还是会“说服”自己缔

结婚约。在相亲双方的父辈们看来结婚就是搭伙过日子，只要婚后能好好生活，其实和谁结婚都一样。 
问：你们从相亲到结婚，中间隔了多长时间？ 
女 B 答：我们是腊月二十四见的第一面，正月初四结的婚，中间也就隔了 10 来天。 
女 C 答：我和我老公从认识到结婚中间隔了一个多月。腊月初的时候，我父母让我早点回来相亲。

相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后来就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年后就结婚了。 
问：你们在做决定时有没有想过要放弃这段关系？ 
女 C 答：当时自己很犹豫，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男 C 答：我对她的感觉不好，但是也不坏，但是到了这个年龄段了，也是时候应该成家了。 
问：当初你们对彼此不是完全满意，为什么还选择结婚？ 
男 D 答：当时相亲的时候我 24 岁，在我们村 24 岁结婚都算晚婚了。前两年我也相过好几次亲，但

是都没能成功，跟我差不多大的朋友大部分都结婚了，有些孩子都有几个了。第一是自己着急，其次是

父母特别担心，年龄越大越不好找媳妇儿，在我们村有句俗话说，“男人到了 25 不想儿也想女”，所以

父母给的压力非常大，整天在我耳边说这事儿。虽然说最后一次相亲的女孩，也就是我现在的老婆，当

时我不是完全满意，但是到最后我们还是结婚了，婚后几年争吵不断，一度要闹离婚，不过这几年好多

了。 
女 D 答：我也相了好多次亲一直没能定下来，感觉有点厌倦了这事，就想快点把这事情了了，后来

遇到了我老公，各方面都还说得过去，主要是他家离我家很近，骑电动车也就 10 来分钟。我们村对比城

里信息相对闭塞，但是村里消息传递的却非常快，谁家儿子说不着媳妇儿、谁家女儿一直找不到婆家、

谁家又吵架了等等，一系列家长里短的事情都会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经常相亲说不着媳妇儿的人

家就会在村里成为别人的笑话，父母也会因此而抬不起头来。我父母都年过 60 了，我不想他们为我太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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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即使对我现在的老公有什么不满，但也同意了结婚，不过我对我老公的大部分方面还是比较满意的。 
在 A 村第一次相亲就能成功的人比较少见，多数都是经过几次甚至十几次的相亲才能找到合适的人

结婚。男女双方虽然在明面上没有说明自己的择偶标准，但是在男女双方心里，甚至广大村民心中都有

一个准绳，如不接受二婚、身体有残疾或有不可逆的疾病、家庭条件差距过大、兄弟姐妹过多、男女双

方文化程度和性格特点等方面差距过大等。但是如果男女双方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则可以接受，又或者说

男女一方存在明显的劣势，则会下调自己的择偶标准。 
在 A 村长期相亲的大龄青年就会沦为别人的笑柄，甚至整个家庭都抬不起头来，同村的人就会认为

这家人的子女有什么“问题”，甚至会有造谣的情况。在 A 村三人为虎的情况屡见不鲜，这样不仅影响

当事人的声誉，同时也会加剧单身青年结婚难的情况。男女双方父母都不希望自己成为别人的谈资，更

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打光棍儿”。因此，有些婚姻即使是双方都有不满，只要没有触碰底线，都能勉强

接受。 
不可否认的是适婚男女青年渴望结婚，同时也厌倦频繁地相亲。年龄焦虑、父母催婚以及农村社会

的不良社会舆论都会迫使着男女双方被迫地进行“自我说服”，让自己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段并不十分

满意的婚姻。男女双方为了缓解上述压力依靠“自我说服”而缔结的婚姻，实则是社会软控制的产物。 

3. “自我说服”的原因分析——社会软控制 

3.1. 风俗习惯 

在同一个种群中，通过社会互动所产生的习惯行为经过时间的积淀，逐渐被抽象出具有高度认同的

社会规范。这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类法标准，一但延伸到一个更大区域内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人去遵

守，也就形成了习惯法[12]。农村青年群体过了 20 岁就会为结婚做准备，尤其是他们的父母，在乡村运

转的过程中，这种早婚现象已然演变成了一个习惯。在历史的演变中，民间习俗不仅以观念的形式存在

和延续，还通过语言、文字传承给下一代，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内化为自我的行为方式和道德准则，进而

在习俗的控制下采取相应的行为方式以满足个人的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同[13]。因此，年龄偏大所带来的

结婚焦虑，实则是“社会习惯”的压力所致。无论是青年男女，还是其父母，都需要通过“结婚”的方

式来完成这一“习惯”，进而在乡村社会中获得社会认同，否则就会被异化。因此，在相亲过程中“自

我说服”就成了完成这种“社会习惯”最好的手段。 

3.2. 社会舆论 

在乡土农村，社会舆论主要通过称赞、羞辱、谣言、贴标签等方式发挥作用[14]。当某一家子女长期

相亲未果，在当地就会成为“新闻”，一但“新闻”发生，大量个体就会聚焦于这一特定的事件上，由

于他们围绕这一特定事件进行交流、互动，他们最终会形成一个暂时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成员的行

为是互为参照、相互影响的[15]。在 A 村“娶媳妇”是稀缺资源，婚礼办的越体面就代表家庭条件越好，

这不仅会被人羡慕，同样也会遭人妒恨。为了保持彼此之间阶层的相对平衡，部分村民更愿意发表一些

不利于当事人的言论。这种不良言论对于该家庭的影响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持久的，时间拖得越久，

越会增加该青年相亲的难度。因此，这也成了农村相亲过程中“自我说服”的催化剂。 

3.3. 伦理道德 

对于青年男女而言，适婚年龄的界限只是一个生物学标准。然而在乡村，它只是一个模糊的时间段，

因此也会因为个体的差异而变得不确定。在 60、70 后的父母一辈看来，子女到了适婚年龄就应该结婚，

年轻人选择不婚或者丁克，在他们眼里都是无法接受的。对于父辈们而言，帮助子女结婚生小孩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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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必须要完成的使命任务，对于一些年龄偏大的父母能够见证子女结婚生子，甚至成了他们活下去的

盼头和希望。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农村适婚而不结婚的青年会被认为是不

孝。因此，农村适婚青年在相亲到结婚的过程中，也会着重考虑“孝”这一因素。 

4. 结语 

农村相亲与传统的包办婚姻、现代自由恋爱均有所不同。一方面，相亲的成功与否大多取决于当事

人自己，但不可否认的是，双方家长及媒人在这一段关系中也同样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另一方面，相亲

又并非是完全的自由恋爱，男女双方的相遇是一场精心的安排，其最终目的只是为了结婚。相亲所致的

婚姻，不仅是两个家庭自主选择的结果，同时也是该地域风俗习惯、社会舆论、伦理道德等外部因素塑

造的结果，愿意与否的决定权已然没有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人们自觉地以一定

方式协调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以使个人或群体的社会行为能够符合某种社会规范和发展目标，

从而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与和谐发展[16]。在社会软控制下，人们对于婚姻的抉择始终被社会舆论、风俗

习惯、伦理道德等因素牵引和制约着，为了更好地适应和融入，“自我说服”成了最好的方式。不过，

“自我说服”也是有限度的，毕竟半结构式恋爱不是包办婚姻，人们的行为在符合社会规范或某种特定

的社会习惯时，同样也会发挥主体能动性，他们会对目前的情况进行分析判断，从而做出更有利于自身

发展的决定。 
“相亲”作为中国农村一直流传下来的传统，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结婚率，缓解了社

会矛盾，但是相亲所致的婚姻，由于没有情感基础，也缺乏足够的了解与磨合，这为今后的婚姻埋下了

不可忽视的隐患。社会软控制下的婚姻，具有明显的制约性和导向性。社会软控制作为维护社会平衡的

工具，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也逐渐淡化了社会个体的自我意识，从而难以平衡部分社会主体和社会

习惯之间的矛盾。因此，笔者认为，相亲结婚不是终点，如何更好地维系相亲所致的婚姻，解决社会主

体和社会习惯之间的矛盾促进个体和社会的发展才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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